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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礼赞黄河（油画） 聂 轰作

他静静立在风中，头发有些凌乱。

没人知道他站了多久。他不说话，

也不离开，只是出神地望着军舰。

7 月初，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

的舰艇开放活动到了最后一天。接近

下午 6 点，前来参观的市民陆续下舰离

开，只有他还站在那里。

官 兵 发 现 了 他 ，赶 忙 走 下 舷 梯 询

问。他黝黑沧桑的脸上露出窘迫的神

情，一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们能帮

我把手机充会儿电吗？”

官兵解释说：“活动已经结束了。”

他继续请求：“我今天已经参观了 3

次，拍了好多南宁舰的照片，手机都没

电了。”

3 次？在火热的活动现场，市民每

上舰参观一次大约需要排队 2 个小时。

这意味着，仅排队，他就比别人多花了

许多时间。

“您为什么要参观 3 次？”

在海风吹拂的岸边，他缓缓道出自

己的故事——

1972 年，他出生在广西南宁。10 岁

的时候，父母带着他来到香港打工。从

此，他在香港读书、工作。前些年，父母

相继离世，他与家乡也慢慢断了联系。

他已经 54 岁了，干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体力大不如前的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

老了”。他开始盘算：有生之年，还有机

会回到家乡吗？

前不久，海军要在香港组织舰艇开

放活动的消息传来。他一看，居然有南

宁舰！人们都说，战舰是流动的国土。

登上家乡舰，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回

家呢？

他发动身边所有人帮他预约，最终

“抢”到一张珍贵的参观票，时间在 7 月

5 日。

自己没能回到家乡，“家乡”反而来

看他了。从舰艇编队驶入维多利亚港

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南宁舰的消息。

参观当天，他清晨 5 点起床，背着包早早

出了门，不到 7 点就赶到营区门口。一

个多小时后，他的身后已经排起长龙。

活动开始了，他最先走进营区，最先登

上南宁舰。

他站在甲板上，举着手机，像个好

奇的孩子一样，左顾右盼，不时按下快

门。这些年，南宁舰劈波斩浪，多次执

行重大演训任务。活动现场，舰员们动

情地讲述着他们紧急奔赴战火纷飞的

苏丹，安全撤离我同胞的经历。听着这

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不禁眼眶湿润。

短短 20 分钟的参观转眼结束。走

下 南 宁 舰 ，他 望 了 望 码 头 上 涌 动 的 人

潮，径直走向队尾，重新排起了队。编

队其实在码头准备了丰富的参观内容

和互动体验，可他哪儿都不去，眼中只

有南宁舰。

两个多小时后，他又一次顺着人流登

舰参观。由于参观人数众多，没有人记得

这个精瘦矮小的大叔已是第二次登舰了。

第二次参观完，他心里还是不舍，

走两步就停下来看看。从南宁舰走到

营区大门口，短短 500 米的距离，他走了

近 40 分钟。

正当门口站岗的哨兵准备为他开

门 时 ，他 却 突 然 转 身 ，快 步 向 码 头 跑

去。在岸边找了个地方坐下，他从背包

里掏出干粮，就着水，一口一口地嚼了

起来。匆匆吃完这顿简单的午餐，他第

三次站到了等待参观的队伍末尾！

人群一点点往前，在岸边看展板，

从舰艏上舷梯 ，听讲解 ，进舱室 ，出舱

室，从舰艉下舷梯……整个流程，他已

经非常熟悉了。

由于不停地拍摄照片，第三次参观

完 ，他 的 手 机 电 量 耗 尽 。 他 看 了 看 手

表，已是下午 3 点。他本能地想再排一

次队，可转念一想：即便排到，也无法拍

照了。

于是，这位执拗的大叔便静静伫立

在 南 宁 舰 旁 ，目 光 一 寸 寸 抚 过 眼 前 的

庞然大物：雄壮的舰身、猎猎的旗帜、亲

切的官兵……恍惚间，他仿佛看见了老

家广袤的土地、葱郁的树林，还有那些

熟悉的乡邻。

时间飞快流逝，下午 5 点半，之前熙

熙攘攘的人群陆续散去，官兵才注意到

了他。他站在舷梯旁，像一尊雕塑。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老家，

所以才这样。”他用抱歉的口吻讲出这

句话，窘迫的样子让人心疼。一位军官

赶忙说：“南宁舰就是您的家，我们都是

您的家人！”

他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

现场官兵无不为之动容。这一次不用

排队了，官兵带着他走到舰艏。他第 4

次登上南宁舰！

大家拿出舰上的相机，专门给他拍

照。大叔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站在

甲板上、直升机前，留下一张张珍贵的

照片。他说，看到军舰，更加真切地感

觉到祖国的强大。

与此同时，南宁舰专门联系有关部

门沟通协调，找到了一位香港记者的电

话号码。官兵将其写在纸上，叮嘱他晚

些时候找记者拿照片。

第 4 次参观完，夕阳西斜，天边出现

一抹红霞。他缓缓走下舷梯，官兵把他

送 到 营 区 门 口 。 这 次 真 的 要 分 别 了 。

他走几步就回头看看，矮小的身子被夕

阳拉得老长。

官兵很快将他的照片整理好，委托

记者朋友转交给他。两个小时后，部队

收到消息，得知他已收到了来自南宁舰

的珍贵合影。

官兵翻看一张张照片，也许是 40 多

年厚重的家国情怀堵在胸口，画面里的

他，嘴角始终紧抿。

他叫陈劲松，广西南宁人，一位普

通的香港保安。

家 乡 舰
■雷 彬 贺跃民

感 念

鲁东海滨，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味

道。只有夜晚躺在帐篷里听着海浪滔

滔，林远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海

训场。一周以来，他每天的训练内容都

是“磨肚皮”。所谓“磨肚皮”，就是一人、

一马扎，在被太阳炙烤的地面上排成一

排，大家趴在马扎上，模拟在水中的游泳

动作，任由马扎硌着胸腹。

“收、翻、蹬、夹，动作要连贯，要像青

蛙一样舒展！”班长吴彬站在前方，口令

洪亮。林远跟着口令，反复体会动作要

领，汗珠顺着下颌滴落。海训的生活没

有想象中的劈波斩浪，只有日复一日的

枯燥练习和四肢肌肉的酸痛。

他已经有好几次梦见自己在大海里

恣意遨游。湛蓝的海水翻卷着雪白的浪

涛，鱼儿围在身边嬉戏……

过了几天，林远跟着班长们前出设

置海训场地。一路上，林远静静地听班

长们讲起往年海训的趣事。不知什么时

候，话题转到了吴彬身上。

“当时第一次组织全连下海，吴彬刚

出发一会儿就呛了水，幸好被连长及时

发现，将他拉上冲锋舟。”二班班长说。

四班班长接着说：“自那以后，他训练

更刻苦了，后来成为全营游泳冠军。”

车子一路颠簸，林远把拳头攥紧，又

松开。

目的地到了，眼前的景象让林远傻

了眼：这大海怎么跟想象中不一样？近

海一片浑黄，简直像打翻了的泥水缸。

只有极目远眺，海天交界处才横着一条

深蓝色的飘带。

“怎么样，今天想不想下海试试？”吴

彬问他。

林远立时怔住了，心里本能地抗拒，

但还是硬着头皮跟着班长下了水。

冰凉的海水裹上来，咸涩的味道直

冲鼻腔、钻进嘴里。就在他心神恍惚的

刹那，一个浪头毫无征兆地打来。林远

只觉眼前一黑，整个人被狠狠扣进了浑

浊的水下。至于怎么上的岸，他毫无印

象，后来得知是班长将他拖回去的。这

一次，他仅仅游出去百余米。

回去的路上，林远感觉身子异常沉

重，脑海里机械地重复着游泳的基本动

作。可那窒息的恐惧感，混合着海水的

咸涩，一次次袭上心头。

回到班里，他眼神闪躲，始终不敢触

碰班长关切的目光。直到晚上，班长主

动找到了他。林远低着头小声说：“班

长，我练了那么久，没想到连百余米都撑

不住。”

出乎他的意料，班长笑了：“第一次

下海都是这样，可哪怕呛够了苦水，我们

还要勇往直前，再次向大海发出挑战！”

全连下海的日子到了。

吴彬带着林远在沙滩上做着最后的

热身。海浪拍岸的轰鸣一阵紧过一阵。

吴彬转头叮嘱：“一会儿还是我在前开

浪，你跟紧我。”

再次踏入海水，冰凉浑浊的浪涌上

来，林远的心猛地揪紧。他紧紧盯住前

方吴彬破浪的背影，强迫僵硬的身体跟

上节奏。

一下，两下……身体在对抗中竟悄

然地找到了韵律。他感受着水流划过皮

肤，感受着每一次蹬夹带来的推力。

忽然，眼角掠过几道模糊的影子。是

一群小鱼！不知游了多久，当他再次抬头

换气，奋力前望，只见吴彬矫健的身影正

破开一道浪峰。浪峰之后，那翻滚的海

水，竟透出一种深邃的蓝色。

林远埋下头，手臂划得更快，双腿蹬

得更有力。他一直游，一直游，游进了那

片越来越广阔、越来越纯粹的蔚蓝之中。

一
直
游
到
海
水
变
蓝

■
张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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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过茫茫的远古荒原，流过巍峨的

群山、深邃的峡谷，流过无言的戈壁、喧

嚣的风沙，黄河，你跋涉漫漫征程来到

渤海湾。你滔滔涌涌，一路虎啸龙吟，

风扫长空，浪噬残云，千古如斯，书写着

中华儿女求索、抗争、奋进的辉煌。

滨州是黄河三角洲的一片宝地，曾

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黄河发出的呐

喊和咆哮，响彻了这片土地！

天风海雨，在这里最能看到历史的

伟岸和自然的神奇造化。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攻

占了平津 ，一路南下 ，剑锋直指山东 。

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骄横跋扈，不

可一世。黄河北部之地大片沦丧，生灵

涂炭。

马耀南在天津读书，毕业后在家乡

长山中学教书，后任校长。马耀南一腔

爱国主义激情，如火燃烧。他号召师生

奋起反抗，成立了武装起义队伍，并担

任司令。他的弟弟马天民、马晓云也参

加了队伍，分别任支队司令，人称“一马

三司令”。在缺粮少枪的艰苦环境中，

他们坚持开展抗日活动，击沉敌艇，摧

毁敌营炮楼。马耀南带领队伍学习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宣传党的抗日主

张。许多热血青年踊跃加入抗日队伍，

他们的抗日武装发展到 5000 余人，随后

改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清

河区抗日根据地随之扩大。不久，八路

军山东纵队成立，三支队改称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三支队。当地群众编出歌谣：

“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一心打日

本，保护老百姓！”马家三兄弟先后血染

疆场，昔日的“一马三司令”成为永载史

册的“一马三烈士”。

我们来到位于惠民县的渤海革命

老区机关旧址参观。走进纪念馆一间

展室，墙上一幅照片赫然入目，上面定

格的便是马耀南三兄弟的棺木。

马耀南所部与日寇展开了激烈战

斗 。 刘 家 井 一 仗 ，三 支 队 共 消 灭 敌 军

800 多人，其中日军 400 余人，成为山东

抗战史上一页光荣战绩，三支队随之名

声大振。

滨州，是兵圣孙子的故里，一部《孙

子兵法》传诵千古。如今，这里高楼林

立 ，马路宽阔 ，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 。

它依偎在黄河的臂弯里。每当夜深人

静，你躺下安眠时，黄河的涛声便拍窗

而来，伴你入梦。

二

在滨州，不少村镇都建有大大小小

的抗战纪念馆。英雄的渤海儿女，拿着

土枪大刀，走向战场，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成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

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

斗争，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胜利。

1939 年 7 月 22 日 ，马 耀 南 同 杨 国

夫 率 部 东 进 临 淄 ，行 至 桓 台 牛 王 庄 遭

遇日寇合围。部队向大寨村转移途中

遭 到 伏 击 ，马 耀 南 血 染 疆 场 ，终 年 37

岁。为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三支队“抗

战剧团”更名为“耀南剧团”，清河区设

立 耀 南 中 学 ，他 的 故 乡 长 山 县 曾 一 度

改名耀南县。

马耀南壮烈殉国后，副司令员杨国

夫接过重担，率领第三支队继续转战清

河大地。杨国夫是安徽省霍邱县人，浓

眉大眼、方鼻阔口，说话声如洪钟，一副

大将风度。1938 年 6 月，他奉命到第三

支队任副司令员，是清河区、渤海区抗

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遵 照 徐 向 前 、朱 瑞 作 出 的 重 要 指

示，杨国夫带领三支队立足清河，坚持

平原游击战争。部队依照两步推进的

战 略 规 划 ，第 一 步 先 在 寿 光 县 的 清 水

泊 地 区 建 立 起 来 ，第 二 步 向 小 清 河 以

北 地 区 发 展 ，到 黄 河 入 海 口 的 广 阔 荒

原 地 带 去 建 立 后 方 ，创 建 黄 河 入 海 口

两 岸 广 大 地 区 的 抗 日 根 据 地 ，并 打 通

与 冀 鲁 边 区 的 联 系 。 按 照 这 一 规 划 ，

三支队驰骋平原，逐步形成南北呼应、

贯 通 两 区 的 战 略 布 局 ，为 清 河 抗 日 斗

争打开了全新局面。

渤 海 革 命 老 区 机 关 旧 址 毗 邻 黄

河。滔滔黄河水，你浩浩荡荡自高原而

来，穿越黄土沟壑，劈开中原大地，一路

奔赴渤海湾。你眷恋这片浸润热血的

绿野，为它涂上了斑斓厚重的色彩，在

这滨海大地写下永恒的史诗！

我凝望黄河，你的金波天影里闪烁

着中华民族的巍峨雄姿，你的滔滔激流

里珍藏着中华民族辉映日月的英魂，你

彪炳了中华民族坚毅不拔、公而忘私、

薪火永续的精神力量！

渤海之滨，黄河两岸，抗日烽火熊

熊燃烧。黄河、黄河，你站起来是一座

触及苍穹的高山，你躺下是一条永不孱

弱的大地之脉。中华民族的根在那里，

黄河之水滋润它千古不枯；中华民族的

血 源 在 那 里 ，黄 河 之 水 注 入 民 族 的 血

脉！尾闾河道在这片土地上巡回徘徊，

然后通向浩瀚的大海！

三

渤 海 革 命 老 区 机 关 旧 址 ，是 一 片

错 落 有 致 的 砖 瓦 屋 群 ，三 进 三 出 的 大

宅 院 里 栽 满 玉 兰 、樱 花 、海 棠 和 木 槿

树 。 木 槿 树 正 是 开 花 时 节 ，大 朵 大 朵

的 花 朵 铺 张 豪 放 ，花 瓣 尖 端 浅 红 发

白 ，越 往 下 越 红 ，花 蕊 处 红 得 像 一 滴

血 。 那 花 朵 美 得 肃 穆 又 庄 重 。 松 柏 、

白 杨 正 值 年 华 ，绿 意 沸 腾 ，辐 射 出 生

命的光彩。

走进另外一间展室，迎面是一排军

人肖像。他们是从渤海军区走出的将

领，他们曾出生入死，战斗在这片神奇

的大地上。他们的英雄故事没有湮没

在历史的深处，他们的英雄形象仍留存

在人们的心中。

参观途中，我听到了许多关于“英

雄村”的故事。“英雄村”这个名字并非

政府颁布的行政村名——滨州市到处

都有“英雄村”，是战争年代老百姓命名

的，一直沿用至今。

在商河县与惠民县交界一带，就分

布着几个“英雄村”。

1941 年秋，抗日部队转移北上，途

经两县交界一带时，遭遇日寇合围，部

分战士奉命掩护部队突围。战斗骤然

打响，大批日军端起机枪，嚎叫着扑向

前沿阵地。荒凉的野坡上，子弹呼啸而

来，“噗噗”声响成一片。

战士们知道，离敌人越近，打得越

准。他们在野草掩护下向阵地前沿爬

去 。 负 伤 的 战 士 浑 身 浴 血 ，却 一 声 不

语，疼得实在忍不住，才发出令人心颤

的呻吟。战斗从天亮持续到天黑，子弹

打光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有

的咬住敌人的耳朵、鼻子，有的掐住敌

人的脖子，扭打在一起。硝烟散尽，48

名战士壮烈牺牲。掩埋烈士遗体时，村

民们用了好大劲才把战士们同敌人分

开。村民们满脸是泪地说：“不要认为

我痛惜兄弟们的牺牲，我是为我们的弟

兄而骄傲！”

我们悼唁当年的战场。这是一片

黄河岸畔的湿地，芦苇摇曳，野草丛生，

这方水土珍藏着悲壮的历史。

当年那场血战里，曾留下这样惊心

动魄的一幕：激战中，一名战士身中 7

弹，鲜血染红了军装，仍坚持从阵地匍

匐而出，在野草和芦苇的遮掩下靠近日

军。在距离一名敌兵不足两米处，他拼

尽 余 力 猛 然 跃 起 ，把 刺 刀 刺 入 敌 人 胸

膛。就在这时，他不幸头部中弹，壮烈

牺牲。

四

谁知这景象被正在芦苇丛中割草

的少女赵银亭看得清清楚楚。

战斗结束后，村民们就地掩埋了 48

位烈士。安葬烈士的墓地地势低洼，常

被水淹。抗战胜利后，当地政府将烈士

遗骨迁到一片高阜。这时的赵银亭已

经长大结婚，她和丈夫在烈士墓地附近

建了一处小屋，自愿为烈士守墓。新中

国成立后，当地政府重新修建了烈士陵

园。赵银亭和丈夫、孩子又在陵园一角

盖了新房，继续守护烈士墓地。夏锄蔓

草，冬扫积雪。她说自己总能梦见那些

烈士。一次梦里 ，19 岁的小战士同她

交谈：

“小亭妹，日本鬼子赶走了吗？”

“早赶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现在

新中国成立了。”

“ 新 中 国 是 什 么 样 的 ？ 吃 饱 饭 了

吗 ？ 能 穿 上 不 露 棉 花 的 棉 袄 、棉 裤 了

吗？过年过节能团圆吗？”

“ 人 人 都 能 穿 上 新 棉 袄 、新 棉 裤 ！

家家户户都能全家团圆！”

“我们的战士能用上新武器吗？”

“ 战 斗 机 、轰 炸 机 、导 弹 、航 母 、潜

艇，我们样样都有，世界一流……”

“你哪来的那股劲，打得真勇猛！”

小亭妹佩服地问。

“为了报仇！为了国家不受欺辱，

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日本鬼子永

远不敢侵略中国！”

97 岁的赵银亭老人弥留之际，唯一

的牵挂仍是烈士。她叫来孙辈们，一遍

遍叮嘱他们要记得为烈士扫墓。

我沿着黄河，顶着烈日，寻访一座

座纪念馆，踏遍当年战场，走进一个个

英雄村庄。乡亲们给我讲述了许多英

雄的故事，它们没有湮没在历史深处，

没有湮没于后人的记忆，如黄河滔滔雄

魂仍在。

我站在黄河岸畔，黄河尾闾大度雄

沉，肃穆庄严，展示大河雄阔的胸襟。

黄河几经艰难跋涉，来到渤海湾，

没有疲惫感，没有踉跄蹒跚，浪峰依然

峥 嵘 ，波 纹 依 然 细 柔 。 那 是 父 亲 的 雄

姿、母亲的倩影，是黄河生命的经历，是

曲折和苦难的淬炼。

黄河，走进大海，走进永恒。

黄 河 雄 魂
■郭保林


